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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司殿

□

热
点
透
视谁 来 保 护 他 们 ？

———济南三天“热死”多名户外劳动者的追问

今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由于高温肆虐，济
南市中心医院等

3

家医院收治了许多因中暑入
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

8

人经抢救无效离开了
人世。

他们中有环卫工人，有农民工。人们在追
问，在高温下工作的户外劳动者，谁来保护他
们的基本权利———生命安全？

中暑身亡，接二连三
7

月
30

日，济南市闷热，最高气温达到了
36

摄氏度。高温天气让户外行人感到窒息，不一
会儿就汗流浃背。这天上午，一位至今还不知
姓名的工友被发现倒在路边，随即被送往山东
大学第二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临床检查发
现，病发前他曾在高温下工作。截至记者发稿
时，依然没有人来认领他的遗体。

8

月
2

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邵明举告诉记者，“无名氏”的死亡只是其中一
例。在随后的时间里，医院又收治了多名中暑
的劳动者，其中

5

人死亡，他们病发前都曾在高
温下工作。

张某，

45

岁，

7

月
31

日
16

时
30

分被送到医
院，

17

时
9

分死亡；王某，

35

岁，

7

月
31

日
19

时
5

分
被送到医院，

8

月
1

日
7

时
15

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

在医院登记的“死亡原因”一栏，他们的名

字下都写着“中暑”二字。邵明举告诉记者，中
暑死亡的患者大都是因为脑损伤并发多脏器
功能衰竭死亡。

倒下的不仅有农民工， 还有城市环卫工
人。

7

月
31

日上午，正在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人闫
师傅中暑晕倒， 被送往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经抢救无效身亡。

7

月
30

日，中暑晕倒的济南环
卫工人吴师傅和魏师傅被送往济南市中心医
院抢救，

8

月
1

日凌晨， 吴师傅离世。

8

月
2

日，济
南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区司大夫向记者证实，

魏师傅仍在重症监护病房观察。

“不管是农民工还是环卫工人，他们都是
劳动者， 保护他们是政府也是社会的责任。现
在他们接二连三地被‘热死’，这样的事情不能
再继续下去了，应该有人站出来保护他们。”济
南市民郭枫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历不明，私了了之
他们是谁？记者多方打探，仍然没有找到

答案。

在他们的病历上，“所在单位”一栏均写着
“无”，最多只是在职业一栏中写上了“工人”或
是“农民工”字样。

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时随同
120

急
救车来医院的陪护人都不愿意透露自己和病
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记者试图联系采访多位
当时曾陪同病人前来医院就诊的工友或是亲
属，但均遭到拒绝。

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记者车然的遭遇也
许让人对这其中的“曲折”有所启示。车然说，

他在
8

月
2

日上午曾和一位死亡农民工家属取
得联系，对方承诺接受采访。但到中午，事情却
发生了变化，家属说已经和用人单位达成了赔
偿协议。至于赔偿数额，“家属就告诉我说是十
几万元， 具体的不说， 也希望我不要再去采
访。”车然说。

记者在济南市随机采访了数名正在值勤
的环卫工人。他们均表示，只是听说出事了，具
体情况不清楚， 没有听说自己认识的工友出
事。

记者又联系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没
有得到确切答案。

在济南一家度假酒店工作的李惠女士说：

“我一直关注这件事， 报纸上的消息大多都是
从医院得到的，至今没有一个政府管理部门站
出来说话。 难道这些人命就私下赔偿了事？还
有那位‘无名氏’， 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
了？”

“高温保护”难道是“纸上谈兵”？

悲剧已经发生。济南市城建委表示，

7

月初
下发过一个应对高温酷暑天气的紧急通知，规
定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施工工地须限时停工。

但这个通知缺乏强制性。“施工单位如果问，

‘如果我耽搁了工期，谁来负责？’我们无法回
答。”

济南市城管局社会动员处负责人说，市城
管局已要求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同时发放降温
防暑物品。“各区局人、财、物都由区政府支配。

市局如果发现问题，只能通报批评，缺乏进一
步的惩戒手段。”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研究
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山东省五部门

2006

年联合下发了一个通知，其中对保障高温下劳
动者权益提出了要求。“但这只是一个规范性
文件，没有法律强制效应。”

济南市人大代表、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郝
纪勇一直关注“高温下的劳动保护”。他说，我
国现有的有关高温劳动保护的唯一一部全国
性法规，还是早在

1960

年颁布实施的《防暑降
温措施暂行条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
条例还在“暂行”，其大部分规定已不适合目前
的劳动现状。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在高温
等特殊天气条件下保障劳动者权益，是践行科
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目前相
关法律缺位确是实情， 加快立法刻不容缓。但
在涉及生命的问题上，“缺法律”不应成为漠视
生命的借口。

专家认为，民生无小事。在针对性的法律
出台之前，各地应该发挥能动性，在现有法律
框架下，尽快出台一些有硬度、可操作、要追责
的政策，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新华社济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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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过半， 一些从课业负担中暂时
解脱出来的孩子， 成为整天与网络为伴
的“宅童”，而屡禁不止的网络色情让家
长十分担忧。

公安部等部委去年以来开展了专项
治理行动，如删除色情信息，封堵和关闭
色情网站等，然而严打之下，一些不法分
子变换手法，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传播色
情信息，从事网络钱色交易等。记者就此
问题进行了追踪调查。

疯狂的网络“天上人间”

最近一段时间， 家住山东济南的王
女士十分苦恼，上初一的儿子在暑假里，

频繁登录一些聊天网站， 视频观看淫秽
色情表演。

记者根据线索调查发现， 在高压严
打态势下，一些“网络黄贩子”开始转战
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的视频聊天、交
友网站和手机

WAP

网站。 一位网友笑
言，现实中的“天上人间”被查了，虚拟世
界的“天上人间”却更加疯狂。

在号称中国最大的真人视频群聊社
区“都秀”网记者看到，首页看起来很正
常，有世界杯、音乐、征婚交友等房间，甚
至还有“打击互联网淫秽色情行为的公
告”。 但只要下载专门软件进入聊天主
页，点击“炫舞时空”，立即出现近

70

个
“跳舞房间”。

通过连续几天追踪记者发现， 这个
网站一般在线观看视频表演的有

3000

多
人。在“京城舞吧”房间，两名女子衣着暴
露，做出各种挑逗动作，甚至还有不堪入
目的“露点”表演，观看者多达

700

余人。

为让表演更加刺激， 一些网友用购买的
虚拟货币“秀豆”不停地买礼物送，而这
样的“表演”在其他几个人数较多的房间
同样存在。

观看的网友“非常爱”告诉记者，这
已是非常“健康”的了，如果充值成为会
员，并给“宝贝”送去足够多的礼物，会有
更刺激的表演。

另一大型视频聊天网站“呱呱视频
社区”，看似健康的首页背后，也以同样
手法暗藏着多达百个跳舞房间。

7

月
31

日
晚
9

时
30

分左右，在线观看视频的网友达
23090

人，跳舞的“宝贝”衣着暴露，房间
公告也很挑逗， 鼓励网友办理

VIP

以便
和“宝贝”有更亲密接触。

调查发现，这类视频网站观看者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而且有
未成年人，虽然设置了违规举报通道，但记者多次试着联系举报
均无果。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强博士介绍说， 现在
色情网站越来越狡猾，从过去的固定网址变成多次跳转，从直接
收费变成通过第三方支付收费， 从直接提供色情内容变成一步
步诱惑到色情实时聊天模式，更容易逃避打击。同时，监管相对
滞后的色情手机网站也卷土重来。

网络“黄毒”背后的利益链
记者在视频聊天色情网站发现， 色情视频网站售卖虚拟货

币，网友可通过网银、支付宝等方式购买。在“都秀”，

100

元可换
122

万“秀豆”，而一幢豪宅需
150

万“秀豆”，一艘游轮需
80

万“秀
豆”……在“呱呱”，

100

元可买
6

万“呱币”，而最贵的礼物要
30

万
“呱币”。

这些礼物有何“妙用”？网友“别问我是谁”道出其中秘密：

“用虚拟货币购买并赠送礼物后，跳舞的‘宝贝’就会和你聊天，

送得多了，还会按你的要求表演。”

记者了解到，这些表演者收到礼物后，再通过网站将其兑换
成钱， 网站收取约

40％

回扣， 表演者月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呱
呱”和“都秀”网都有“本周富豪排行榜”，有的网友一周消费竟高
达一两万元。

但事实上，色情网站除传播色情外，还至少存在三大利益链
条。

———广告联盟利润分成。 色情网站往往每分钟会弹出三四
条广告。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杨飞告诉记者，当
前各种广告联盟，将商家的广告投放到会员网站上，每吸引一次
点击，网站和广告联盟分别得

0.05

元和
0.15

元。

———网络诈骗。北京市公安局反诈骗专家金大志说，网络色
情诈骗一般分三类，一是传统短信诈骗，如色情网站上出现“中
奖”提示，诱骗网民汇缴税款；二是以色情“钓鱼”，套取用户姓
名、身份证号、网银账号、密码等信息，盗取用户资金；三是保存
用户聊天、不雅视频，甚至违法交易信息，实施敲诈。

———“病毒”利益链。李强告诉记者，色情网站一般都捆绑了
“病毒”，侵入浏览色情网站的电脑，盗取他人的网游、电子银行
等账户、密码信息。

从传统互联网向手机
WAP

网站转移，也是目前淫秽色情信
息传播新路径。

李强说，电信运营商为收取网络流量费，不惜为涉黄网站代
收费， 甚至在淫秽色情手机网站投放广告推广自身增值服务。

“包括北京移动在内的数家地方运营商，为大批在淫秽色情手机
网站上推广的移动增值业务代收费。”

怎样管好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和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蔓延的态势已得到
有效遏制，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表示， 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工作将
是一项长期任务。

专家指出，网络“黄毒”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电信基
础运营商在巨大利益面前丧失社会责任感，片面追逐经济利益，

对淫秽色情信息猖獗传播熟视无睹甚至默许。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说，

基础电信运营商既掌握渠道，又同时涉足增值服务，经营资讯内
容，目前对提供淫秽信息的服务商，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整
顿、 关闭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但对于运营商在其中应负何种责
任，却比较模糊，近乎空白，“最大的受益者却不承担主要责任，

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漏洞和盲区”。

李强表示，打击网络色情应不仅仅局限于“关闭网站”，而应
加大监管力度，彻底斩断背后的利益链，尤其要加强对运营商的
监管和责任追究。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网监支队负责人说，在打击淫秽
网站经营者同时，应当整治与网络淫秽色情利益链有关的网
络接入服务商、网络广告商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切断网络淫
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的利益链，净化网络环境。

李强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包括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的机构，

定时发布互联网监控数据，如合法网站的白名单，以及非法网站
的黑名单，实施互联网接入白名单制度；同时实现预先监测，自
动封堵，提前打击。

通信专家项立刚等不少研究者建议， 借鉴其他国家的青少
年色情防治法，规定我国青少年色情的防治原则、防治手段等，

以法律的形式严厉打击手机色情。 （新华社北京电）

揭秘网络“黑药店”乱象

近期记者不断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当前网
络“黑药店”横行，有的被药监部门曝光数月
后，仍堂而皇之地继续经营，药品安全堪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
7

月
12

日，我国经批准、可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网站只有

27

家。网络“黑
药店”多如牛毛为哪般？一些知名网站因何为
“黑药店”大开方便之门？网上药品交易如何有
效监管？记者对此进行追踪调查。

“黑心药”公然在门户网站“昼伏夜出”

随便打开网页，搜索“高血压”、“乙肝”等
关键词，会弹出许多卖药网站或网店，其中一
些门户网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推手”。

记者在搜狐网首页最右侧看到多个卖药
广告链接，点击“精彩推荐”栏下的“风湿类风
湿———最新医讯”， 弹出制作精美的北京协和
医学院附属风湿骨病康复中心网站，称中心汇
集国内外专家， 历经

8

年耗资六千万研制成功
“全球唯一成功治疗风湿类风湿的特效药”风
湿骨痛胶囊，该药是“唯一通过国家药监局批
准治疗风湿的中药保护品种”、“唯一入选国家
中南海老干部疗养中心的‘特供药’”，每疗程
（

30

天）订购价
630

元。为证明真实性，网站还提
供了批准文号和“国家药监局查询”的链接。

点击链接后，弹出的却是一个假冒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查询的网页，表面上看与官
方网站相似， 但实际上

IP

地址和网页内容不
同， 其药品批准文号归安徽精方药业所有。记
者打电话向安徽精方药业公司查证，对方表示
这家网站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又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该学院党委
宣传部有关人士答复：“学院没有什么附属风

湿骨病康复中心，纯属冒牌。”

随后记者点击另一链接，进入“中国国际
强直性脊柱炎科研部”网站，称其联合美国公
司，研制成功“辉瑞·康肽素”，该产品由“英国
国防部军事科学医学研究总院” 等联合推广，

“成功治愈
200

多万例”，一疗程（

50

天）价格为
1180

元。然而记者查证发现，其提供的“国家药
监局查询”链接地址同样系伪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络“黑药店”一般是
昼伏夜出，同一链接，白天点击时为正常的健
康网站，晚上则“现出原形”，到周末干脆“昼夜
活动”。

记者发现，搜狐网绝不是孤例。其他一些
知名网站也存在类似问题。拥有互联网药品交
易服务资格的上海华氏大药房公司电子商务
部经理唐燕青直言不讳：“由于违法成本低、利
润大，未经批准就卖药的网站比比皆是，极具
欺骗性。”

为遏制网络“黑药店”泛滥，近年来相关部
门不断加大曝光、关闭力度，今年

5

月，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局曝光

30

家发布虚假药品信息、销
售假劣药品的网站，但网络“黑药店”依然红
火。

7

月
26

日， 记者按被曝光的地址逐个登录
发现，仍有

14

家正常营业。一些网站发货信息
显示，每天都有邮寄出去的药品。在“中华痛风
康复网”上，号称“中国痛风康复工程唯一指定
用药”的假劣药品“痛风克·通痹胶囊”仍在销
售。订购热线拨通后，一男士热情地推销，称药
品为“国药准字号”、“可根治痛风”，原价

1180

元一个疗程（一个月），现只需
580

元。

揭开网络“黑药店”背后的利益链
记者调查发现，“黑药店”网站屡禁不绝原

因在于违法成本低，一些网络服务商和知名网
站为逐利“推波助澜”。

据悉，目前我国开办网站，

1

元钱可注册一
个域名， 租用

3G

容量的服务器空间一年费用
不到

300

元，而卖假药利润巨大。

记者追踪发现，网上“黑药店”卖的风湿
骨痛胶囊

30

天药量价格为
630

元， 其盗用批
准文号的安徽精方药业生产的风湿骨痛胶
囊，

30

天药量市场价仅为约
200

元。二者价格
相差悬殊！

一些门户网站疏于审查，或者默许“黑药
网站”链接，背后有何利益？

搜狐网负责北京地区广告营销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首页上方的文字链接，报价为每
天
2

万元，可
7

折优惠。当然，报价是针对一般客
户，但“黑药网站”显然钻了空子。

近期，武汉警方查抄了
3

个制售假药窝点，

受害者达
3000

多人。其中，一家名为北京国际
风湿骨病研究院网站上销售的假药，被包装成
能彻底根除风湿骨病的“神药”，而搜索引擎服
务商竟成其“帮手”。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互联
网用户每点击一次，假药网站须向百度支付约
12

元，费用越多排名越靠前，这个团伙卖假药
总销售额

40

多万元，其中竞价排名竟花了约
30

万元。

除开办网站外，网店也成为网上“黑心药”

销售的重要渠道。在淘宝网开网店的蒋小姐向
记者演示，可顺利将假药销售信息在其网店发
布。

“虽然有关部门审批要求严，但开一家网
络‘黑药店’并不难。”正规网络药店“金象网”

总经理牛征�说，不法分子通过建网站或开网
店形式，虚假宣传并销售假劣药品，甚至为诱
骗更多人上当，购买知名网站广告链接或竞价
排名服务。

网上“黑药店”危害大政府监管需下“猛药”

针对网络“黑药店”问题，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打着医疗机构的旗号，

利用消费者治愈疑难杂症的迫切心情，用
绝对的语言夸大疗效， 基本采取转账付
费、邮递寄药的方式，无法面对面见到所
谓的专家或者医生，这些都是非法网站的
特征。

“审批网站售药资格时有一个前提，即必
须具备实体药店。”颜江瑛说，类似“

XX

糖尿病
研究所”、“

XX

高血压防治医院”、“

XX

肿瘤治
疗研究机构” 是不可能取得网上售药资格的。

消费者应该到经批准的合法网站购买药品，并
且是非处方药。

对于仿冒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链
接、“移花接木” 药品名称和批准文号等做法，

颜江瑛表示，消费者要高度警惕，网络“黑药
店”提供的假链接地址，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网站的地址是不同的。

网络“黑药店”泛滥，药品安全隐患多，导
致危及百姓生命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呼
吁有关部门加强专项治理，进一步完善监管制
度。

有关人士认为，网络“黑药店”发现难、查
处难，主因还在于监管乏力。“当前政府相关部
门监管责任不明确，部门和地区间缺乏协作打
击机制，难以合力实施重拳出击。”四川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药品市场监管处处长谢伟表示，

“如果像‘网络扫黄’那样整治，网络‘黑药店’

就会无处遁形。”

颜江瑛坦言，互联网存在虚拟性，被查处
的非法网站换一个名字可能又重新注册，这是
全世界打击互联网销售假药面临的共同难题。

她表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互联网进行密
切监测，一旦发现非法药品网站，就及时向社
会公布并移交相关部门。 为加大打击力度，目
前已建立打击制售假药部际协调联席会议制
度。

“打击网络‘黑药店’，必须规范和查处网
络服务商。”天津市法律专家潘强建议，政府部
门在查处网络“黑药店”的同时，必须强化对门
户网站的审查责任追究，加大惩处力度，斩断
网上制售假药的利益链条。

（新华社北京电）

□

新华社记者陈尚营娄辰

□

新华社记者李钧德

谁来给遇难者一个交代？

———河南省栾川县伊河大桥垮塌事件追问
发生于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汤营村的伊

河大桥整体垮塌事件，截至
7

月
30

日中午，已确
定有

46

人遇难、

20

人失踪。目前，搜救及善后工
作仍在进行中。

遇难和失踪的人，不少是在桥上看洪水的
当地群众。两年前，相关部门对大桥进行过一
次整修。

一场洪水袭击，

66

个生命瞬间成了“桥脆
脆”的牺牲品。连日来，记者在事发地深入调
查，追寻悲剧背后的答案。

断桥，谁修的？

在汤营村塌桥现场，记者看到，除了两头
的桥基外，

100

多米长的大桥中间部分已全部
垮塌。由于洪水已经消退，在河道中间，还能看
到一些没有被洪水冲走的桥墩和碎石块。从伊
河岸边往上看， 桥头的断面像刀砍斧劈一般。

一座运行
20

多年的桥梁断得那么干脆！

伊河大桥是谁建造的？河南省交通运输部
门的答复，这桥是当地镇政府投资、农民出工
修建的公路桥梁， 总投资

79

万元，

1987

年
12

月
竣工通车。

当年，用民间传统技术兴建的这座石拱桥
是为了解决交通不便的燃眉之急。

20

多年过去
了，这座老桥难以荷载繁忙的车流行人，更是
无法抵御多年罕见的洪水。

轰然倒掉的老桥是当年的地方政府筹建
的， 如今的地方政府难道可以推卸责任吗？一

些有识之士指出， 国家负责治理大江大河，地
方政府理应将辖区内的小江小河、老桥旧坝治
理好。“谁的孩子谁来抱”， 即便是前任留下的
先天不足的“残疾儿”，后任也要解决好遗留问
题。

整修大桥，为了好看？

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这个桥是空腹
式石拱桥，全桥

5

孔，净跨
40

米，全长
233.7

米，

全宽
8

米，净宽
7

米，两边各设安全带
0.5

米。

有媒体报道，这座桥没有钢筋，是豆腐渣
工程。记者询问当地交通部门，这座桥到底有
没有钢筋？

栾川县交通局业务股工程师王书峰说，这
个桥是上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空腹式石拱桥，其
原料以石块和砂浆为主，采用（石加亏）工结构
彻成，一般不用钢筋。

王书峰说，过去山区经济条件有限，为了
方便群众出行，常建这样的桥梁。但他承认，这
种空腹式石拱桥，因为没有钢筋，安全性不高。

现在除了偏远山区农村，一般都不再设计和建
设这种石拱桥。

栾川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徐文涛告诉记
者，这个桥通车

20

多年来，一直运行良好。

2009

年
5

月，因为大桥引线和桥路面运行年久，出现
了一些坑槽，交通公路部门曾对大桥进行过一
次整修。

桥梁整修时，有关人员在桥面重新铺设了
沥青，并对桥栏进行了更换，为大桥两侧换上
了汉白玉护栏。

经过修整，老桥美观了，但是涉及桥梁寿
命的桥基，整修者没有过问。

徐文涛强调说，今年汛期前，交通局曾组
织人员对全县桥梁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也没
有发现有病害或其他异常情况。

而在采访中，一位事发前曾从大桥上经过
的汤营村村民不解地告诉记者：“大桥刚由交
通部门整修过，有没有问题，只有他们知道。”

群众看洪水，为何不预警？

据记者了解，事故遇难人员中，除了当地
村民，还有

3

名到疗养院度假的外地游客。

这次塌桥事故中，潭头镇汤营村有
50

名群
众遇难或失踪。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谢文武告
诉记者，洪水到来前，他曾接到上级通知，要求
注意防汛。谢文武说，接到通知后，村里马上组
织人员对村北的河坝和房屋进行了排查，却忽
略了大桥。

谢文武说，忽略大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时没有人通知说这个桥是危桥、汛期不能通
行。再加上洪水离桥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也
没有封闭大桥。

大桥垮塌时， 汤营村村民张红娟的丈夫、

儿子和公公都掉进了河里， 至今没有下落。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一家人，突然只剩下了她和
已经

60

多岁的婆婆。

张红娟哭着对记者说，如果有关部门汛
前能对桥梁进行一次检查，或者在遇有大洪
水时派人把住桥头，不让走人，这场悲剧就
能避免。

乡间桥梁是公共设施，它的安全问题由谁
来负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潭头镇党委书记
张啸林认为，造成这次大桥垮塌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洪水太大。张啸林说，正常情况下，伊河
潭头段的流量是每秒

30

立方米，

7

月
24

日下午，

这里的洪水流量达到每秒
3150

立方米。超过正
常流量

100

多倍。 再加上上游山洪暴发带来的
大量树木、山石，对桥墩形成了很大的撞击，所
以才发生垮塌事故。

交通部门表示，这桥不归他们管
针对大桥质量问题的种种说法，记者联系

了河南省交通厅，询问大桥应该由哪一级部门
管理、省交通厅

2008

年对大桥进行整修时是否
发现质量问题、汛前是否对大桥进行过安全检
查等问题。

河南省交通厅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负责
人表示，这座桥不归他们厅里管，其垮塌和附
近有没有交通厅疗养院之间， 也没有必然联
系。当地政府已经对该桥进行调查，具体情况
由他们统一对外发布。

栾川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徐文涛说，按照
国家有关公路桥梁分类管理的规定，汤营伊河
桥属于村级道路桥梁，其养护主体是乡镇人民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只负责业务技术指导。

负责事故调查工作的洛阳市纪委常委王
晓予表示，洛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栾川县伊河
大桥垮塌事故非常重视， 要求市纪检委牵头，

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目
前，调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河南省水利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暴
雨洪水等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力量确实
有限。但是，如果各级各有关部门能够不断
完善预警、预防机制，科学应对，就能避免很
多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把灾害损失降到最小
限度。

（新华社河南栾川电）


